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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巢湖市撤销，原巢湖市所

辖区域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自此，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八百里

水域全部纳入合肥市版图。

独拥巢湖，也给合肥带来压力。因为，

巢湖的污染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巢湖污染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尤

其进入 80 年代后，湖盆淤积，水质恶化，总

氮、总磷含量严重超标，湖岸大型水生植物

相继衰败，蓝藻逐渐从西半湖蔓延到东半

湖。湖水一度呈现出可怕的腥绿色，臭气熏

天，严重时甚至舟船难行。

10 年过去。 2022 年，一场关于巢湖治

理的新闻发布会召开，来自大湖的消息令人

欣喜——

2012 年以来，在巢湖流域经济总量翻

了两番、城镇人口增长近一倍的承载压力

下，巢湖治理依然取得阶段性成效。全湖水

质大大提升，巢湖湿地生态功能凸显，湿地

资源记录的植物数量较 2013 年翻了一倍有

余，东方白鹳等重现巢湖。巢湖的生态旅游

效益日益彰显，154 公里的环巢湖观光大道

建成。

十年艰辛，十年努力。大湖的故事，还

是从大湖里的主角们讲起吧。

又见清清湖水

清晨 6 点，方彪准时醒来。唤醒他的不

是窗外林子里的鸟鸣，而是林子之外巢湖的

水声。听到水的召唤，他立即起床，简单洗

漱，便往湖边走去。这已是他 10 年来的习

惯，只要不出差，他每天必在滨湖森林公园

里步行 2 万多步。

作为一个老合肥人，方彪对巢湖不陌

生。小时候，他喝的就是巢湖水。那时候，

巢湖的水可甜呢。可是，到后来，巢湖的水

越来越浑浊。一打开水龙头，难闻的气味就

弥散开来……

2012 年 8 月，50 岁的方彪没想到，会被

调到巢湖治理前线，参与环巢湖 16.8 公里湖

岸线生态保护区的修复提升工作。当他第

一次来到巢湖边时，只见一片荒滩萧瑟，只

有退耕种植的杨树林单调地站立，而不远处

湖水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

就这样，方彪成为巢湖纳入合肥后的

第 一 代 治 湖 人 。 治 湖 先 治 岸 ，治 岸 先 植

树。那些年里，方彪带着员工在巢湖岸边

种下了几百万株的各种树木。“一年成活，

两年成林，三年成景”，方彪下了这样的决

心。几年下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逐步更

新栽植适宜树种约 290 万株，新增林区面

积 3000 余 亩 ，林 下 实 施 林 相 改 造 5000 余

亩，从单一的杨树林成为混交林，形成了稳

定的生态系统。“鸭子摆队，松鼠遛弯，兔子

乱窜”，喜欢说顺口溜的方彪高兴地总结。

走到了十五里河口，方彪身上出了些微

汗。朝阳升起来了，他停下了步子。眼前，

是一片连绵的杉树林，水杉、池杉、落羽杉，

900 多亩湖岸边，12 万株红杉树泛出好看的

橘红色，层林尽染，万树红遍。这么早，方彪

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欣赏这美景。却不

料，林子边，一下子涌出来几十人，都手持相

机在此拍摄美景。

方彪继续往前走，到了万年埠，快到巢

湖岸边了，脚下是流向巢湖的溪流。水面清

澈，游鱼往来，亲水平台上观鱼的大人孩子

们发出一阵阵的欢声笑语。

巢湖的岸上绿了，巢湖的蓝藻如何控

制？这些年，方彪和同事们可没少动脑筋。

除了建立常态化的蓝藻打捞队伍，还沿湖建

成藻水分离站、蓝藻深井处理装置，配备磁

捕船及浅水区辅助打捞船只，整合巢湖蓝藻

监测、巡查、督查、预测预警等多渠道数据信

息，定期编发“巢湖蓝藻监测预测周报”。

岸绿水清景美。 10 年过去了，再站在

巢湖岸边，方彪的心情大不一样了，眼前的

景象也大不一样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

绿植，因为林种丰富，树林的色彩也很有层

次，银杏黄、乌桕红、冬青绿……而水在林

中蜿蜒，沿林间小道，汇进路边的小河，最

后，它们都将汇入巢湖，和那片浩渺的大水

融为一体。

7 点多钟，方彪走到了巢湖边，清清的

湖水轻轻地冲刷着湖岸。这水声，同样在他

的心中激荡着。

鸟儿归来

9 月 18 日一大早，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师、巢湖生物多样性调查鸟类项目负责

人虞磊和他的三位同事，就已经行走在巢湖

边的十八联圩湿地上了。

晨曦初露，湿地刚刚醒来，浅水滩涂上

生长着芦苇、柳树、荻、茭芛、红蓼、叶蓼等植

物。就在这时，同事的望远镜盯住了一个方

向，接着，他们听到了一串迷人的鸟鸣。虞

磊赶紧拿出记录表，记下日期、天气、温度、

风向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记录下鸟种的相关

情况。

这是他们今年秋天新一轮鸟类迁徙期

调查的第一天，距上一次夏季调查结束过去

了 20 天。20 天前的记录表上，虞磊和同事

们在十八联圩湿地发现了 27 种鸟类，每一

种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如骨顶鸡，这种候鸟

已经变成了巢湖的留鸟。上次的发现，让虞

磊和同事们非常高兴，巢湖湿地的生态保护

作用在鸟类身上表现得太明显了。

虞 磊 从 2006 年 开 始 就 关 注 巢 湖 鸟 类

了，那个时候湖水生态遭受很大破坏，鸟类

爱吃的鱼虾与水生植物等大大减少，很多本

来适宜在巢湖生活的鸟类都消失了踪影。

2010 年，虞磊曾经在巢湖上空发现小天鹅，

但是由于缺少吃食，小天鹅们在巢湖岸边稍

事休息便又飞走了。

重建湿地系统是治理巢湖水体富营养

污染行之有效的办法。 2022 年，随着十八

联圩湿地三期工程完成，总面积 100 平方公

里的环巢湖十大湿地全面建成。从空中俯

瞰，巢湖仿若银盘镶嵌于安徽大地，环巢湖

十大湿地犹如一块块翡翠“串珠成链”，筑起

环巢湖水生态、水安全的屏障。

随着巢湖湿地的恢复建设，虞磊和同事

们发现巢湖的鸟变多了。去年底，虞磊发现

成群的小天鹅又来到巢湖十八联圩，这次，

它们从“过客”变成“住户”，足足生活了 4 个

多月，一直到今年的 2 月才离开。

去年“五一”，虞磊和同事们在巢湖湿地

里发现了 20 多只黄胸鹀。这是个令人惊喜

的 发 现 ，因 为 黄 胸 鹀 存 世 数 量 不 到 2000
只。虞磊向有关部门建议，湿地边的水稻、

油菜，留一部分给鸟类食用。

一鸟叫，众鸟鸣，在虞磊听来，鸟儿们仿

佛在欢唱。

鱼翔浅底

9 月 23 日，午夜 12 点，环巢湖大道大张

圩段，一辆渔政巡逻车停了下来。李先军和

两个同事一起下了车，沿着湖堤察看有没有

非法捕捞和夜钓的人。

晚风从湖面上吹拂过来，星光在湖水里

荡漾，不远处一条大鱼突然跃出水面，“啪”

的一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李先军呼吸着

这湖风，这是他熟悉的大湖的气息，他脚下

站立之处正是他原先所在的村民组地块。

今 年 54 岁 的 李 先 军 曾 经 是 巢 湖 的 渔

民。他自小就跟着父亲捕鱼，结婚成家后，

他和妻子天天下湖捕鱼。那时全村有 300
来户人家，有 70 多户是纯渔民。巢湖捕鱼

旺季一般在 6 月中旬到次年的元月中旬，

总共也就半年多时间。6 月和 10 月主要以

捕虾为主，8 月以捕毛鱼和银鱼为主，11 月

后 以 捕 大 杂 鱼 为 主 。 一 开 始 打 鱼 收 入 不

错，就是辛苦。捕虾季节，李先军夫妻俩早

上 4 点多就要下湖，下午 4 点多回家，到家

后忙着分拣，一家老小齐上阵，到晚上八九

点钟才能拣完，第二天早上两点多钟又要

骑着摩托车带着虾子到镇上去卖。最让他

们头疼的是冲洗虾网，虾网一旦脏了，虾子

就不上网，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冲洗。他们

家 500 多条虾网，每天洗 100 条就要花上三

四个小时，从船上忙回来，累得连话都不想

说了。

然而，随着巢湖污染加剧，渔获越来越

少，以前一条虾笼能逮二斤湖虾，后来能有

一二两就不错了，而且虾子还特别小，大虾

已经难得一见了。每天驾船在巢湖上，看着

蓝藻漂浮，李先军愁得眉头打结，他为巢湖

的鱼担忧，也为自己一家的未来担忧。

2014 年，巢湖开始实施渔民禁捕退捕

转产工作。李先军看到了曙光，尽管不舍得

放下做了大半辈子的营生，但他还是和堂兄

弟三家一起将渔船、铁划子和捕捞证全都上

交到了渔政站。李先军获得了一次性补助

25 万元，又分到了安置回迁房，他一家都洗

脚上岸了，一下子从渔民变为市民。

不做渔民后，李先军在城里建筑工地干

了一段时间，可他放不下他的巢湖，隔十天

半个月，就要骑着自行车到巢湖大堤、到他

曾经的老家去转转，否则就觉得心里慌慌

的。后来，父母年纪大了，他更离不开家了，

便应聘到当地渔政站成了一名“护鱼员”，协

助渔政人员管理巢湖。“一周有 5 天都可以

在湖边，太高兴了！”他逢人便说。

2020 年起，巢湖开始实施全域十年禁

渔，加之这几年持续进行增殖放流，巢湖的

鱼虾多了，鱼翔浅底的景象又重现于巢湖。

夜已深，要交班了，听着湖里的动静，李

先军感到欣慰极了，这样的好日子，以前真

是想都不敢想。

稻花香里

黄昏时分，宫为银习惯性地来到稻田

里，闭上眼睛，凑到灌浆不久的稻穗上，久违

了的水稻的香气一阵阵袭来。

眼前的稻田，正由葱绿转成黄绿，还有

一个多月就可以收割了。田里已经不需要

贮水，田缺打开，水细细地流入沟渠里。沟

水清亮，宫为银用脚一跺田埂，水里的泥鳅

慌作一团，迅速钻入泥里，搅起了水花。

巢湖沿岸一直被称为“鱼米之乡”，水稻

是这里的传统产业。自小在巢湖岸边长大

的宫为银，插过秧，割过稻，后来上学又学的

是粮食工程，上班后一直在粮食储运单位工

作。他对水稻充满感情，“稻花是香的，可

是，随着化肥农药的大剂量使用，这种香气

消失好多年了”。而去年，宫为银在巢湖岸

边终于又闻到了久违的稻花香。

巢 湖 污 染 的 一 个 重 要 源 头 就 是 农 业

面源的污染，农民种植水稻大多采取粗放

式 的 撒 播 方 式 。 稻 田 长 草 了 ，就 撒 除 草

剂 ；稻 穗 生 虫 了 ，就 喷 农 药 ；稻 禾 长 不 好 ，

就 下 化 肥 。 过 量 使 用 的 化 学 肥 料 和 农 药

最后都流入巢湖。

2021 年 初 ，在 一 家 粮 食 企 业 做 管 理

的 宫 为 银 回 到 了 巢 湖 南 岸 的 槐 林 镇 ，流

转 了 2000 亩 农 田 ，尝 试 用 新 的 思 维 种 植

水稻。

对这 2000 亩稻田，宫为银的团队将它

们划分为两块，一块是农药化肥零使用区，

另一块是化肥农药替代区，全过程改进种

植和管理方式。比如插秧，从撒播改为机

播；为改善土壤结构，将过去的一麦一稻改

为一肥一稻，即只种一季晚稻，另一季种紫

云 英 ，作 为 有 机 绿 肥 还 田 ；在 病 虫 害 管 理

上 ，物 理 防 治 和 生 物 农 药 结 合 ；稻 田 里 的

草，则全部人工去除。到了秋天收获季，宫

为银细细一算，稻田产量虽不算高，但品质

好，加工的大米最高能卖到 11 元一斤。初

试成功，今年公司又流转了 3000 亩农田，

成为巢湖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的

一部分。

宫为银本来家在城里，而现在却越来越

喜欢待在田野里了。通过两年的综合治理，

他发现稻田里的鸟多了，水质也改善了，水

沟里鱼虾多了。紫云英花开时节，这块田野

又成了网红打卡地。

不知不觉，宫为银走到了稻田深处，一

处稻窠下，猛地窜出一只黄褐色的野兔子，

和他对视片刻，立即拔腿飞奔。宫为银也吓

了一跳，随后他就笑了。仿佛在呼应他，一

畈的稻穗摇曳，散发出好闻的稻香。

题图为巢湖滨湖湿地一角。

李方晖摄

制图：汪哲平

清清的巢湖清清的巢湖水水
余同友余同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只

凤凰飞落在冀东大地上，栖息繁

衍出一座凤凰城。它就是我的故

乡——河北省唐山市。

从小，爷爷就给我讲故乡的

历史。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

粟”到唐王李世民的金戈铁马，从

蜿蜒雄伟的明长城到清东陵……

故乡悠久绵长的历史让我感叹。

故乡还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

源地。140 多年前，“阖村烟户祗

十八家”的小村庄开埠，无数人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中国第

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第一条标

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在

中国工业编年史上留下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篇章……故乡的成绩让

我自豪。

我的家在凤凰山脚下，在那

里我度过了 22 个春秋。人生最

美的时光就珍藏在那里的一朝一

夕 中 。 1975 年 ，我 调 入 省 委 工

作，后又调到北京。虽然离开了

故乡，但故乡始终牵系着我的欢

乐与忧愁。

我永远铭记着那个历史瞬间：公元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唐

山突然地裂山崩，百年城市夷为一片废墟。

1996 年，我到故乡采访。那一次，走访了李大钊的故乡大黑

坨；走访了中外瞩目的煤炭基地开滦煤矿；走访了地震中损失惨重

的丰南……我目睹故乡犹如劫后再生的凤凰，重又昂首云天、展翅

飞翔！

我的父母从简易平房搬进抗震楼房。那是一个绿树成荫的花

园小区，北邻大型综合性体育中心，南靠繁华的新华道商业区，名

为“华岩东里”。这里是我兄弟姐妹们的欢聚之地。

昔日，故乡因煤而建，以钢而兴，是座资源型重工业城市。父

母住的小区，西边是近郊，一座焦化厂整天吐着浓烟；南边是主城

区，依次是播土扬尘的陶瓷厂、冶金厂、铁厂、水泥厂……在我的记

忆深处，故乡终日“雾霾围城”，蓝天白云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党的十八大之后，故乡阔步走上创新发展之路。重污染企业

搬迁了，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了，百年老工业基地转变为滨海生

态宜居新城。

这不就是启新水泥厂吗？我知道，它始建于 1889 年，见证了

中国第一桶水泥的诞生。我还知道，它地处路北区通往市中心

的必经之路，曾经粉尘遮天蔽日。当年，尽管我一路小跑从它身

边经过，也难逃被“俘获”的窘境。它和我，可谓相识几十年的

“老朋友”。

可眼前，“老朋友”早已整体搬迁至远郊新厂区，旧厂区成为

我国首座近代水泥工业博物馆。馆藏很丰富，有锈迹斑驳的水

泥窑系统，老式木结构装运栈台，还有拉满“马牌”水泥的火车

……“老朋友”虽然不在这里了，但这些珍贵遗存还在，其历史价

值不可估量。

沿市中心一路向南，就到了我向往已久的南湖公园。只见公

园里杨柳依依，鸟儿婉啼；碧水盈盈，烟霞迷离，让人恍若栖身在诗

情画意里。

关于南湖公园“化腐朽为神奇”的传说，我早有耳闻，更有切身

之感。这里曾是开滦煤矿开采 130 多年形成的千顷沉降区，垃圾

成山，污水横流……小时候，爷爷和舅舅都在矿上工作，每次我不

得已从这里经过，都得屏气掩鼻。如今，经过治理改造，这里变成

一座大型城市生态公园。

沿着导游路线图，我在园中尽情徜徉。走过桃花潭、龙泉湾；

走过云凤岛、龟石山；再走过曲栈清荷、龙阁望月、凤簪凝香……发

现故乡沉疴累累的“工业伤疤”上，竟遍布着百余个景点及自然生

态景观。家乡人变废为宝，展现出极高的智慧和对生态环境的无

比重视。

唐山是中国首个荣获联合国“人居荣誉奖”的城市。经过不

断发展，故乡实现城市转型，以乐居宜游驰誉天下。

毛羽焕五彩，步履生辉光。在高耸的凤凰山，在开阔的凤凰

台，在飞檐流角的凤凰亭……昂首云天、展翅飞翔的凤凰，是凤凰

城里最耀眼的颜值担当和精神象征。

这就是我的故乡。离别有多久，相思就有多长。

下图为唐山市区风光。

李 娴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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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平谷区金海湖镇内，有一个充满诗

意的村庄，叫水峪村。

在这里，水是如此的丰沛，甚至连名字

都溢出了水。何谓峪？两山夹一谷。水峪，

即为有水流淌的山谷。水峪村不算大，有

342 户人家、1113 口人。

仰观之，村庄往上是一道水坝，拦住了

整日哗哗流淌的水流。水坝的功能除了蓄

水防洪之外，还可以“叫水”——用水泵从水

库提水上山，浇灌山上的旱田。水库上游还

有 两 个 水 塘 ，呈 狭 长 形 状 ，塘 里 鱼 虾 蟹 甚

多。晌午阳光饱满时，池塘热闹欢腾，不时

有鱼儿跃出水面。

村里大坝底端有一眼山泉，名曰水泉。

咕嘟咕嘟，泉水欢涌，四季不歇。村民说，泉

底下的水脉通着金海湖呢。湖水满盈时，泉

水冲劲儿就特别猛。

我在水峪村见到了现在的村支书兼村

委会主任李富东。李富东是一名 80 后，大

学毕业后回到了村里。 2015 年，李富东担

任村支书，上任后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

是“造地”，造可利用的耕地。过去，水峪村

多荒山、荒地、荒坡，人均不到 4 分耕地。李

富东从平谷区争取到“农发项目”，以小流域

为单元统筹治理，挖掘机开上山，打坝、挖

渠、整地，用了 4 个月时间，造出可利用耕地

2000 亩。从此，水峪村的可利用空间拓展

了许多。

第二件事是“改水”。家家户户的“上

水 ”和“下 水 ”，各 走 各 的 管 道 。 在 村 西 头

建 了 一 个 污 水 处 理 池 ，统 一 处 理 污 水 ，使

其 达 到 中 水 标 准 ，实 现 再 利 用 。 这 样 ，村

民用水变得干净卫生，过去脏乱的状况彻

底改变。

第三件事是发展特色种植业。历史上，

水峪村是有名的大枣之乡。若干年前，村委

会决定，用组织培养技术和嫁接技术将野生

酸枣驯化，培育大枣新品种——盘枣。现在

村里继续大力种植大枣。经过一番培育，如

今水峪的新一代枣树已经进入盛果期，连年

丰产，颗颗饱满，又甜又脆。深秋，打枣的季

节一到，枣园里激荡着欢声笑语。

除了种大枣，他们还种核桃、种板栗、种

辣椒……光是“小米辣”就种了 100 亩，每年

给水峪村带来 40 万元的收益，种辣椒的村

民个个眉开眼笑。

这三件大事办成后，村民为李富东竖

起了大拇指。产业有了，接下来就是美化

环境。在村容村貌方面，李富东也有自己

的 想 法 —— 把 村 里 那 条 狭 长 的 水 沟 种 上

莲 荷 。 如 此 一 来 ，既 能 净 化 水 质 ，又 可 美

化环境。

村子北面有一座古观，名叫云祥观。古

观 院 落 里 有 4 株 古 树 ，树 龄 已 有 500 多 年

了。古观前院的两株古树是国槐，后院的两

株，一为油松，一为侧柏。4 株古树各具形

态——斜松直柏并肩槐。许多人来水峪村，

必进云祥观院落里看这 4 株古树。

我走进云祥观时，恰好见到了一地槐

花。满地的槐花如同清晨刚刚下过的一场

雪，弥漫着芳香。一个穿花裙子的小女孩

正 轻 轻 扫 着 槐 花 。“喳 喳 喳 ”，一 只 喜 鹊 飞

来，落在槐枝上，一跳一跳，槐花便扑簌簌

雪 花 般 落 在 地 上 ，落 在 小 女 孩 的 肩 上 、头

上。小女孩轻轻抖了抖，看着喜鹊，笑意盈

盈……

眼前的场景，让我沉醉。诗意的水峪

村，让人流连忘返。

诗意水峪村
李青松


